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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中的博物学教育
———以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为例

罗秋实 聂海林

湖北省科学技术馆，E-mail: 19242392@qq.com

0 引言

全国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是为应对目前我

国科普资源匮乏、高端科普人才严重不足的困境而
实施的试点工程，按照试点工作方案，湖北省科学技

术馆作为全国 7所试点场馆之一，与武汉科学技术
馆共同对接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开展试点工作，具体

承担科技馆实践与实训课程教学、部分专业课程授
课、科普课题研究及毕业论文指导工作。对于科学传
播人才来说，科学素养水平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进行科学传播的能力，尤其是开展科学传播的视角

与出发点、落脚点，它是影响科学传播效果的关键因
素。国际非正式学习研究成果显示，科学传播的内容
与形式设计，非常强调与当地社会文化背景的融合。
科学作为西方舶来品，进入中国、影响中国社会发展
的历史并不长，博物学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中

影响更为深远。
现代科学可以说是来源于博物学，在当今科学

传播的工作中，应该要有博物学教育的内容，但由于

博物学常常被认为是“无用”的科学，一直被人们所
忽视。近年来，随着北京大学重新开设《博物学导
论》、《博物学文化》、《博物学编史与理论方法》等课
程，博物学这门古老学问重回人们视线，得到越来越

多人的关注。以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刘华杰、吴国盛为
代表的“回归博物科学[1]”的呼声越来越高，博物学

开始被运用于科学传播的不同领域。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的李峰博士在其学校开展博物学课程，以

培养中学生在观察大自然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2]；广西师范大学的马衍营从思维科学的角度

研究博物学教育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影响[3]；北京师

范大学的刘孝霆教授提出儿童创造力的培养应与博

物学结合起来。

1 博物学与博物学文化

博物学关注在自然条件下宏观把握世界的方

式，与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比，它更看重观察、描
述和分类[4]。博物学与自然关系密切，与人类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与生活
实践中，人们通过对自然的直接观察得到丰富的经

验性认知，再通过总结、积淀与升华形成博物知识体
系。先人们在构建博物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不仅仅是
对知识的积累，更有自然情感和价值观的文化传承。
了解博物学与博物学文化，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学科

是以博物学研究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如植物学、生
物学、地理学[4]等。
博物学起源于远古时期人类为获取食物而做出

的尝试，从采集、渔猎到耕种，人类在认识自然中获
得生存技能。自文字产生后，中国人对于博物学知识
的积累便有了更好的传播方式，涌现出大量相关的

史书记载。如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其中关于矿物的

摘 要 博物学是人类与大自然长期相处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学问，在中国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既能
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敬意，又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有着促进作用。学习和传播博物学知识、弘扬博物学文化，是科学传播工作者
的使命与责任。湖北省科学技术馆在与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培养第一批现代教育技术（科普教育）专业硕士的实训教学中，尝试将
博物学与科普教育相结合，在进行科学传播能力培养的同时，陶冶学生的博物情怀，并提出在科技馆的科普教育中融入博物学
理念。
关键词 科学传播 博物教育 科普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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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是世界最早的矿物文献 [5]，同时期的《诗经》、
《尔雅》也记载了大量的花鸟草木、山川河流、历史故
事等博物知识，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关于农业的

博物学著作《齐民要术》，北魏郦道元关于中国境内
千余条河流知识的《水经注》，西晋时期张华的《博物
志》，全面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动植物的博物学认知；
其后，又有唐代陆羽的茶学专著《茶经》，北宋沈括的
百科全书式博物学著作《梦溪笔谈》，明朝李时珍的
药学著作《本草纲目》[6]，徐霞客关于地理学的《徐霞
客游记》[7]。近代以来，博物学曾经是中国教育体系
的一部分，明末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儿童启蒙读物《幼
学琼林》包含了天文、礼仪、疾病死丧、释道鬼神、鸟
兽、花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有着很强的博物色彩。
20世纪初出版的《新编博物学教科书》、《博物学教
科书》，曾作为正式教材进入学堂。
以博物学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中

华文明发展与文化传承也有着深远影响。中国上古
时期的巫术与神话，包含有鬼神观念、主张人能支配
自然力的天人合一观念等，这些虽说是对天地起源、
万物生成的解说，但在当时看来更是人们所虔诚相

信的民族信仰，随着社会发展而一代代传承下来，是

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梯[6]。中国古代圣贤在对人
与自然的感性认识基础上，也留下了许多超越心灵

的思考与探求，如春秋时期的老子，在总结古老的道

家思想精华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以
“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无
为而治、崇尚贵虚守雌、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具有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8]；起源于战国时期的阴阳五行

学说，从感性直观中抽象而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的启蒙，中国古代的许多学科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

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9]；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更

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时至今日依然是

中国社会民众的核心价值观[10]，并作为中国文化的

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被世界认可。

2 时代呼唤博物学教育复兴

自科学革命以来，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以不

可阻挡之势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并改变了世界。
在理性、客观、精确、还原的自然科学思想统领下，物
质世界逐渐替代自然环境成为了人类的栖息家园，

并统领了人类的精神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带
来了便利，但同时也呈现出科学的另一面。环境危机、
生物伦理等问题接踵而至、刻不容缓，人类在追求科

学世界的同时，却远离了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11]。用
胡塞尔的话说，“人的主体性被从知识领域中抽走，
科学的技术成功遗忘了其意义基础，脱离了人性的

控制[12]。”科学的最初来源于生活世界，这种科学世
界与生活世界的脱离，势必导致科学危机。海德格尔
对此提出了“追问技术”，他引用荷尔德林的一句诗
“但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13]，他认为技术本身
“蕴含着救渡的生长”，实际上却忽略了人的作用，缺
乏实践的环节[14]。科学与技术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脱
离社会、脱离人文的科学是危险的，只有让科学世界
回归生活世界，将人作为主体而不是科学本身，才是

拯救世界之道。
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从存在论的角度把博物

学归于科学分类中最古老的一类，并指出博物学的

内容既包括人在与自然打交道时产生的生活手段，

也包括生活的意义，它“是比较完整的科学，所有的
文明都有自己的博物学传统，有自己的科学”[15]。通
过博物学，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科学，让科学与人文

对话，让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根基来指引我们探索世

界的正确之路。

3 科普人才培养与博物学的融合

“在各种科学当中，博物类科学应当被优先传
播[16]。”博物学的门槛很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且简单、直观，如研究花鸟鱼虫的外部形态与
生活习性等，很容易就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博物学是
让公众理解科学的一把金钥匙，作为科学传播载体

的科普人才和科普场馆，在对公众进行科学传播的

同时，应将博物学教育融入其中。基于此，湖北省科
学技术馆在科普人才培养工作中作了初步探索。
3.1 科学传播中博物学视角的培养
湖北省科学技术馆在承接华中科技大学科普专

业硕士的实践教学活动中，除综合性科技馆、社区科
普、流动科普设施等现场教学外，还着重为科普硕士
设置了科技类博物馆、自然类博物馆、工业技术博物
馆、文化遗址博物馆等带有博物性质的场馆的实地
走访学习。博物馆是博物学实践的重要场所，无论是
自然物还是人工物的展陈，都可以作为博物学教育

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在了解藏品与展品
的科学价值、科学概念与科学方法的同时，关注藏品
的地域与人文背景，展品背后的科学与历史故事，用

更开阔的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物”在社会、思想和
文明史上的意义。学生在参观这些带有浓厚博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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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场馆时，逐渐建立起博物学的思维方式：有学

生在参观科技类博物馆时提出，现在的科技馆从大

到小都是以声光电磁来划分展区，略显单调，也缺少

一点人文精神，如果辅以博物学色彩的叙事形式则

会生动不少；还有许多学生在参观完这些馆后，感慨

场馆的展陈内容和历史文化包罗万象，想要成为一

名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博学的知识背景。
3.2 科学传播中博物学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
湖北省科学技术馆的实训教学还安排科普硕士

走进大自然，在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

生态圈及地质地貌考察、观鸟、植物标本采集及制作
等教学项目。整个行程包括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神
农顶大龙潭、燕天国家森林公园、官门山国家地质公
园等。由于教学内容的专业性，湖北省科学技术馆邀
请了湖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野生鸟类分会会长

李明璞、武汉大学动物标本研究专家唐兆子、武汉大
学植物标本研究专家潘明清、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逸夫博物馆陈晶博士等专家，对学生进行课堂教学

与现场辅导。在野外辅导中，专家们介绍了望远镜、
照相机、放大镜、地质罗盘仪等野外考察工具的使
用，对沿路所见的动植物及不同地貌进行了生动地

讲解，还不时讲一些关于神农架的民间故事。通过这
种亲近大自然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博物学情怀与视

角。许多学生从博物学的角度阐述了对待生活世界
应该有的态度，在实训报告中指出，虽然他们现在还

停留在认识部分植物鸟类的名字的初级阶段，但这

已是迈向自然、亲近自然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放下人
类中心主义傲慢的开始。
3.3 科普职业认同感的提升
科学研究注重逻辑推理与数理实验，尽量减少

人的主观因素影响，做到客观、精准、可重复验证。但
恰恰是这样一种强调理性的研究方法，容易造成人

们对自然万物的无情之心。而博物学研究更多的是
采用师徒传授，注重经验方法与默会知识。老师在传
道授业解惑时所传达给学生的不光是客观知识，更

有老师自己对这些知识、对大自然的主观感受。通过
手口相传，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技艺，更能真切感受

到老师对待事物、对待生活的态度，从而影响到自己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本次实训教学特邀的几位研究
动物、植物、鸟类的专家，同时也是科普专家。学生们
在短短几天的野外实训中，既敬佩几位老师的专业

修为，又被他们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尤其是对科普事
业的热情奉献所深深感动，从而对科普专业学习和

职业选择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科技馆教育与博物学的融合

科技馆是面向公众开展科学传播的重要场所，

是与正式教育并行且互为补充的非正式学习的重要

媒介与载体。现代教育理念认为，“现代教育是朝着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个人这个道路前
进的教育。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已逐步发展成为教育
与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相结合”。科技
馆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融入博物教育的理念，特

别是博物学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可以让公众以更广

阔的视野来走进自然，在投入有情感、有温度的生活
世界的基础上，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与社会的
关系，能更生动地了解世界、了解自己，从而更好地
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4.1 教育活动目标与博物学的融合
作为非正式科学学习的场所，科技馆的教育目

标应与正式教育机构一样，是“遵从现代教育理念中
科学教育的目标，让每个人能够参与有依据的决策

和采取适当的行动。这其中包括，引导公众学习科学
的技能与概念，了解科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科

学在有依据的决策与行动中扮演的角色[17]”。在具体
的教育活动设计中，可参照美国学者在非正式科学

教育领域的实践与研究，以“激发科学兴趣”、“了解
科学概念与知识”、“进行科学探究”、“对科学的认识
与反思”、“运用科学工具与科学语言”、“对科学事业
的认同”，这六个逐渐递进又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
着力点作为指导方向。同时，在这六条的基础上，还
应加上“思考与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公众从
生活世界的博物探知与思考入手，认识到科学对人

类社会影响深远但并不能替代其他一切成为主宰，

回归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
在科普硕士的实训教学中，博物情感教育和科

学精神的传承是湖北省科学技术馆设计的活动目标

之一。当同学们真实地踏上神农架的山山水水，一边
听向导讲着神农架的种种传说与传奇，一边在各位

专家的带领下开展博物探索，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与身处城市花园是截然不同的。当大家在动物标本
专家唐兆子老师的引导下于密林中发现偶蹄动物脚

印时；在漆黑的天燕山洞中用手电筒和遮阳帽引诱

和观察金丝燕时；在植物学家潘明清老师的指导下

于半山峭壁找到一株怒放的珙桐，于小径旁小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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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下一枝山杜鹃时；在清晨跟着鸟类科普专家李明

璞老师于静谧得只有鸟语花香的山林中观鸟时，心

中涌起的是对自然的赞叹、感恩与敬畏，是对这片土
地深深的热爱与眷恋，同时在心底记下了这次难忘

的生命之旅。
4.2 教育活动内容与博物学的融合
以博物学研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植物学、动物

学、地质学、生态学、天文学等，在内容设计上更适合
以博物认知为主，尤其是生态学教育，更应走进生活

环境，在了解自然、亲近自然的基础上，促进树立人
与自然平等的价值观。考虑到科普硕士既是此次以
博物学视角来进行科学传播的对象、同时又是未来
的科学传播工作者，兼具学生与专业工作者的双重

身份，湖北省科学技术馆在设计实训内容时，重点强

调了在自然生态圈去认识自然万象。在神农架沿途
中大家看到很多奇特的地质、地貌现象，陈晶博士对
其演变及形成原因做了细致的介绍。几位老师都是
一边带领学生观察、记录，一边介绍这些山中精灵与
人类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上苍赐予的家园中吸
取天地灵气恣意生发的或珍稀、或普通的生命精灵，
承载着这片土地独有的特质、演进历史和文化传承，
这是被人类精心呵护圈育于动物园、植物园中的研
究与观赏对象所不能比拟的，更是不可替代的。而当
地向导和专家们要求大家“采集不破坏”、“观鸟不扰
鸟”的考察纪律，同样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博物
精神。
4.3 教育活动方式与博物学的融合
博物学研究重视田野调查和经验观察。在教育

活动设计中，通过课堂学习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科学
测量与经验观察相结合、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
可有效拓展交互方式、提升活动效果。本次实训教学
的组织，在实地考察之前安排了鸟类观测与工具使

用、植物分类与标本采集、神农架自然生态与资源、
地质学一般知识介绍等预备课程，由擅长这些领域

的专家课堂讲授。学生在课堂上了解了一定相关知
识的基础上，再参与到实地的田野调查中，既是对理

论知识的巩固，又能更好地投入到具体的实践考察

工作中。在实地考察活动期间，白天进行野外考察，
晚上则安排植物标本制作、动物标本制作示范、生态
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讨论，以学用结合、学思结合的
方式，强化学习过程与学习效果。在观察、采集植物
标本或矿石标本的过程中，指导导师都要求同学们

随时按规范要求做好野外观察记录，其中包括学习

使用地质罗盘仪等工具进行定位测量。同时，同行的
专家、向导也会向同学们传授在长期与自然打交道
中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如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岩石
种类及其颜色、形态有所不同，高、中、低海拔植被群
落的垂直分布变化，南、北朝向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等。从这些更具博物色彩的经验观察，就可以不借助
任何工具辨别出自己所处的大致位置。这种劳动和
生活经验的传授，能让人们从博物学的视角深刻体

会到，人作为自然之子，天然就具有适应和生存于自

然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与田野教学过程中，许多学生
在遇到自己不懂的或感兴趣的知识点时，会习惯性

地拿出手机上网查找相关资料。这也启发我们，今后
当场馆条件具备时，可在科普教学活动中利用网络

信息技术实现异地信息同步交互，以第二现场的方

式，让科技馆的参访者与田野调查现场进行实时视

频与音频交流。通过这种线上与线下交互的方式，扩
展受众的参与面与活动的影响力。

5 结语

无论是正式教育中的科普人才培养还是非正式

教育中的科技馆教学，都是科学传播的重要媒介，湖

北省科学技术馆在探索将博物教育与科学传播有机

结合的过程中，迈出了有益的一步，但这只是第一

步。随着每年科普人才的不断涌入，势必要将博物学
教育规范化，开展博物学相关理论和实验课程，制定

相应的博物学教学大纲，在政策上加大对博物学教

育的扶持力度。而科技博物馆除了在教育活动中融
入博物学外，在展示内容设计、展品开发中也可加入
博物学的元素。展品可以不局限于展示现代科技成
果，而是涵盖历史见证物、动植物与矿物标本等展示
科学历程与自然万物的藏品；在展陈方式上，应注重

博物情怀的表达，用生动有趣的文字、图片向人们讲
述藏品背后的故事，在平和、均衡诠释科学、社会、自
然的语境中，为公众创造更多体验生活世界、自然万
物之美的途径。
博物学在中国已经被遗忘太久，要重拾这门学

科并非一朝一夕，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对于
科学传播工作者来说，着眼当下，让博物学传统服务

于科学传播，服务于社会，与数理实验传统并行，共

同指导人类探知世界的路径，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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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公众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科技、
海洋开发的认识，呼吁市民认识海洋，关注海洋，合
理利用海洋，同时根据《国家海洋局关于开展 2015
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的通知》精
神，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于 2015年 6月 9日至 12
日围绕“健康的海洋，健康的地球”这一活动主题，发

挥场馆自身特色，通过科普参观、体验互动、知识展
览和微信竞答等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的形式吸引广
大市民的参与，以此提高公众对海洋的认识，从而激
发其热爱海洋、保护环境的意识。许多观众纷纷表示
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保护海洋环境的知识，而且
还增强了保护海洋环境的责任感。

（张乐乐）

健康的海洋，健康的地球———2015 年世界海洋日活动在上海长江河口科技馆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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